
 

首页 → 专题频道 → 口头传统研究 → 学术源流 

口头传统： 人类表达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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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朝戈金，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学术方向：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多年来，在新疆、内蒙古等地进行多次田野作

业，就民间口头艺术样式作调查。有专著、译著、论文等多种发表，内容涉及文艺学理论、史诗学、口头传统研究等，

代表作为《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2000）。 

 

      口头传统是非物质文化中最为脆弱的一部分，随着传承者的相继去世，有些珍贵的东西将永远消失，我们搜集到的东西也会越来

越珍贵。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就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高度重视，如《玛纳斯》的手抄本、艺人档案、不同唱

本的搜集已初具规模；对《格萨尔王传》、扎鲁特本子故事等也已展开定向搜集，下一步将在声音和图像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数据库。

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飞速发展、都市化、旅游、教育的标准化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对古老的口头传统形成强烈的冲击。如果今天

我们再不做这件事情，将来悔之晚矣。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签约7个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陆续在四川、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地启动，效果

非常好。我们需要的是整体保护，而不是拿个录音机，按下开关，然后拿着录音带回来写文章。因为传统文化是高度依赖文化生态以及

环境、语境的，我们一方面搜集资料，一方面要对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描述。我们每年都有年轻的学者，在有经验的专家带领下，到基层

做田野调查。曾经一个小组在一个夏天就采集到900个小时的录音。  

 

      在我们国家，真正通行和广泛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不超过10种，所以许多民族的历史足迹、文化、信仰体系、美学观念、日常生

活中许许多多地方性知识，所有这些都沉淀在口头传统中。我们对口头传统的保存、保护、整理，其实是为这些民族保留下非常珍贵的

遗产。如今，口头传统为什么受到中外知识界的重视？因为学者们通过长期的考察后得出结论：口头传统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它的发

展历史最为悠久，书写的历史与之相比则非常短暂。而书写因为它的便利性，在过往的若干个世纪中得到崇拜。所以近年来，文化人类

学家总在反思“文字霸权”，是文字挤压了表达文化的空间。现在的人们越来越不会用口头来表达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太依赖电声设

备、键盘，太依赖书写了。上世纪60年代，国外有学者曾经探讨过：人类的心智是否有个大分野，一部分是口头文化，另一部分是书写

文明。但随着认识的深化，我们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口头传统从历史到今天，一直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作用。我们发现无

论我们怎么“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信息是用口语交际，但对此的总结我们一直都没有做。我们一直没有从

知识哲学的角度来认真总结口头文化的规则。  

 

      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在12至20万年之间，书写（连符号在内）的历史也就七八千年。有学者说，如果人类会说话算文明，走了一年

的话，书写是从12个月时才有，前11个月一直在说。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口头传统是千百年来就如此的，书写相对来说是很短暂的文化现

象。如今对口传知识体系兴趣的转向与大的人文转向有关，即从书面知识到口传地方知识，从书面文化到口传文化。以前关注精英文

化、帝王文化、有文字的文化、上层文化，现在则转向民间。如时下人们关心的口述史，便是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的感受，普通民

众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心理反应、情绪反应，其实是整体上构成一种眼光向下——从原来过多关注上层文化转向关注边远地区、弱势群体

的知识系统。  

 

      这些年我们倡导口头诗学，但如果你用看待李白的美学规则来看《江格尔》、《玛纳斯》，会发现冗长、啰嗦、结构不均衡、细

节过度肥大、某些情节被稀释这样一些被书面文学的美学规则所诟病的特点。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些规则，才是民间表达的规则。如果你

坐在火塘边去听一段《江格尔》的韵文，你会感觉它一点不啰嗦——因为我们是听一首诗，而不是读一首、看一首诗，我们的接受器官

不是简单地从眼到耳，其实是法则的转变。  



 

 

      有学者从口头传统的角度，思考关于民间知识、民间文学的历史。芬兰是个很小的国家，但它的民俗学家是国际级的学者。这些

杰出的学者用他们杰出的工作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乃至影响了全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看待文化多元的问题，看待边缘文化

的问题，看待口头文化的珍贵性。  

 

      以前我们在筛选知识时往往保留大量精英知识，过滤掉民间知识。而后来我们发现，恰恰是这些民间知识，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底

色，是一个民族民族性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并不通过精英文化、宫廷文化，通过雅致的文人文化来传达。而没有了这些东

西，反倒让我们在解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时候，产生距离，产生模糊感，聚焦不准确，因为我们缺失了许多因素。现在，我们

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将陆续出版《活着的经典》系列丛书，就是希望能在人文科学界引起越来越大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大量的口头文

学现象其实需要另外的阐释和新的规则。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解读少数民族文本，而是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包括口头传统

和其他研究，让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其实文化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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